
知青关爱基金云南工作站首次会议纪要


NGO,即非政府非企业的基金组织．我们常听到有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基金会，有救助贫困母亲的基金会以及各种绿色环保基金会．然而，已经进入老年的部份贫困知青却长期被边缘化，温饱冷暖无人问津．青春献给党，到老应该管！
同时，本工作站还将利用知青资源做些活动，如旅游、演出、找经营项目、招商引资等工作，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，提高工作站的公信力和知名度。力争做到在弘扬知青精神，传播知青文化的同时，做好关爱知青的慈善事业。让特困知青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，本站授牌仪式结束后，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，讨论今后应开展的工作和目标，与会者情绪高涨,踊跃发言。
会议由工作站站长杨小彪主持，他首先讲述了知青关爱基金会的意义及当前面临的工作，希望大家献计献策，并提出云南知青网站必须重新开通，建议适时召开网站专题会议解决。
以下是部份参会人员的发言。
林扬（知青作家）：
办知青关爱基金会不能只是想当然，要参考国内外成熟基金会的成功经验，如基督教的宣明基金会等。其能量来源于民间各界爱心人士。要树立公信度和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。先期可调查特困典型知青，如黄健民、康国华等人的情况。
之后他又为大家介绍了基金会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知识。
王玲玲（云南财大教授）：
我在省妇联的一个基金会工作，首先基金会要有法人资格和公信力，它不同于以往的知青纪念演出、叙旧的联谊活动。它是一个事业。要联络说服海内外各个知青组织共谋发展。不能只凭热情，要按市场经济规律、规则运作。
徐坚（知青作曲家，原云南知青俱乐部法人）：
知青演出活动和基金会二者并不矛盾，可利用演出活动宣传推广基金会，创立品牌和知名度，同时要跟海外的其他基金会建立横向联系，我兄弟旅居美国，我可托他打听这方面的情况。
王竹英（云南知青文工团团长）：
先成立办公室，搭上架子，各抓一摊，边干边总结经验。可搞成一个组织两套班子。我来承担开发旅游和演出的任务。
谢瑞燕（梁河知青联谊会负责人）：
可通过开发旅游项目筹集资金，我愿意尽力参与本项目开发，并通过这些活动延续和发扬知青精神，同时提高基金会的知名度。
唐代兰（重庆留滇知青联谊会会长）：
基金会要独立运作，不同意和叶长宝的文化传播公司合作。我愿意承担知青困难群体的调查工作。
杨小彪（站长）：
与叶长宝可以合作，在合作中互相促进各自的工作，要团结知青各种资源。求大同存小异，让云南知青的几股力量齐聚在基金会周围，同时跟省外其它工作站对接，开展交叉旅游，把“大知青”这个工作落到实处。
李培兰（知青红歌艺术团团长）：
愿意参加知青关爱调查工作，将典型特困知青生存现状写成报告。文章要写得感人，以唤起社会人士的爱心和关注。同时可参与向社会募集资金等工作.
程约汉（知青作家，安宁知青联谊会秘书长）：
在昆明建立工作站，搭好架子，努力整合云南知青这块很有潜力的资源。我愿承担文学艺术联盟这一方面的工作。
康凤桂（知青作家）：
杨小彪这么多年能无私为知青办事，有热情，有奉献精神，有经济实体，应当树立扬小彪这块品牌才能有公信力和号召力。
林飞（知青活动家）：
云南知青由于不团结，糟蹋了这块可贵的知青资源，在省内外影响很坏，我个人感到悲哀和惋惜，此种现状必须要改变。愿意参与基金会项目开发与筹备工作，做一些中介项目的工作。
李凤起（云南知青网技术总监）：参加基金会工作是一项义务奉献的工作，参加者要考虑自己能投出多少时间，是否有义务奉献的思想准备和精神来做这个工作？工作站是团结和凝聚知青的较好平台。
李继霖（困难知青）：本人属于困难知青，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。愿意参与工作站的工作。知青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要借助基金会来传播知青文化。同时与海内外各种基金会组织相衔接，让社会爱心人士找到有公信力的捐赠渠道。我有一个专利技术，改天与站长详谈
 会议在与会者思想统一的和谐气氛中结束.
 已经步入老年的知青们多数靠一点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計．更有部份知青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医保、社保和退休金，甚至就靠低保金勉强度日．知青中的保尔·柯察金、缅共游击战士康国华先生；曾经的缉毒英雄、如今贫病交加的王再学先生等。现今都在贫因线上苦苦挣扎．因此，建立关爱知青基金云南工作站是对特困知青的雪中送炭．不是褒奖精英的锦上添花．其意义重大而深远，深得民心．希望海内外各界有正义感、是非感的社会爱心人士关注并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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